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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山左許瀚與江南汪喜孫之 
交惡始末─兼述照邑學者與揚州 

學者之互動

丁原基 *

前　言

本文擬探究道、咸之際出身寒微的日照許瀚 (1797-1866)，與有父親汪中

(1744-1794)盛名庇蔭而活躍於京師仕、學兩界的揚州汪喜孫 (1786-1847)1
，由兩人

近二十年的互動，同為秉承乾嘉儒學之名學者，竟因門戶心態，致使友誼瓦解，

終成陌路。究其原因乃是刊印曲阜桂馥 (1736-1805)的《說文解字義證》（下文簡

稱《義證》或桂書），因見解差異，導致道、咸年間揚州學者連連杯葛許瀚刻印桂

書，甚至不相往來。

許瀚治學秉承「高郵王氏之學」，精於文字、聲韻、校讎，頗受師友倚重。惟

因刻桂馥《義證》，而負債累累。晚年居鄉教導鄉里後學，因此照邑樸學頗近乎揚

州學風。惟照邑局促海隅，許瀚及其鄉人著述多未刊行，其學術成就亦湮而不彰。

清季自強運動如火如荼，江南學者參與其間，多有表現而負盛名，如汪士鐸

(1802-1889)、管嗣復（?-1860，管同子）、薛壽 (1812-1872)等，皆汪喜孫推薦參與

校刻桂書，後則與許瀚分道。

照邑樸學，肇自許瀚
2
。惟近人論揚州學風之影響，罕有論及許瀚等照邑學者，

* 丁原基，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1 
可參近人張舜徽先生 (1911-1992)撰《清代揚州學記》，甚是推崇汪中之學，此不贅引。

2 
說見王獻唐〈亡友丁伯弢別傳〉：「照邑樸學，導源印林許氏。許從高郵王氏問業，治小學、金

石、校讎，皆卓絕。」載《山東文獻》（季刊）第 2卷第 4期（1977年 3月），頁 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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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特耙梳相關文獻，說明許瀚校刊桂書之經過及汪、許兩人交往始末，期能對研

究晚清至近代山左學術之變遷有所取資。

一、許瀚學術背景及其與江南學者之結緣

許瀚，字印林，一字元翰，山東日照縣人
3
。家境清貧，少年從父受業，刻苦攻

讀，冀望祿養親長，慰其父願
4
。道光乙酉（五年，1825），何凌漢 (1772-1840)為山

東學政，選拔許瀚為貢生
5
。

按，清代科舉有歲貢、恩貢、拔貢、優貢、副貢等五類，以拔貢最難得，因係

逢酉之年，由各省學政從生員中選拔若干名，翌年進京
6
。因此，許瀚直接參加道光

六年 (1826)六月的朝考。惟考運不佳，因此未授官。

自道光六年至十一年 (1831)底，許瀚先是寄寓業師何凌漢在京師宣武門南的

寓邸
7
，與凌漢子紹基 (1799-1873)、紹業兄弟昕夕過從，做朝考的準備；一方面亦在

謀求出仕之機會。何紹基撰〈先考文安公墓表〉，言其父「平生服膺許、鄭之學，

而于宋儒之言性理者，亦持守甚力」，「以文章道德繫中外望者數十年」。而其拔士

「以根柢器識為先」
8
。許瀚能得何氏矜賞，視若子侄，應是已見許瀚學品端方可堪造

就。

3 
有關許瀚的著述及其生平與學術研究，近年出版之專著，計有袁行雲：《許瀚年譜》（濟南：齊

魯書社，1983年）、〔清〕許瀚：《攀古小廬雜著（上冊）》（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崔巍

整理：《許瀚日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丁原基：《許瀚之文獻學研究》（臺

北：華正書局，1999年）、郭俐玲：《許瀚之金文學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碩士論文，2007

年）及曹漢華：《增廣許瀚年譜》（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
4 
許瀚自撰〈家祭文〉：「不孝瀚得選拔，朝考報罷，仍留京師，冀得一官，可資祿養。越歲考充校

錄，吾父喜志以詩，謂祿養之將逮也。」載王獻唐：《顧黃書寮雜錄》（濟南：齊魯書社，1984

年），頁 58。 
5 
據《日照縣志‧卷六‧選舉志》：「乙酉（按：道光五年）拔貢：許瀚；副貢：郭殿鎬。」 

6 
根據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考述，拔貢如期到京朝考，覆試一二等者，禮部按省開單引

見，或以七品小京官分部學習，或以知縣分發試用。 
7 
何凌漢，號仙槎，湖南道州人。嘉慶十年 (1805)中一甲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累官至戶部、

工部尚書，服官四十年，品行端謹，辦事勤慎。卒諡文安。事蹟具《續碑傳集》，卷 9。
8 
何紹基：〈先考文安公墓表〉，載《東洲草堂文鈔》（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卷 18，頁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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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瀚另一機緣是與王引之 (1776-1834)的情誼。嘉慶二十年 (1815)王引之擔任

山東學政；許瀚時年十九歲，補州學生員，因而有師生之誼。道光六年許瀚朝考失

利，七年 (1827)王引之出任武英殿總裁，奉命重修《康熙字典》。「冬，許瀚受徵

用，為王引之屬下，入武英殿充重修《康熙字典》校錄。自此，頻頻拜謁師門，

受業于王念孫、引之父子」
9
。因此，凡高郵王氏父子著作若《廣雅疏證》、《讀書雜

志》、《經義述聞》、《經傳釋詞》，許瀚皆研讀精熟
10
。《攀古小廬全集‧經韻‧後

記》：「往在京師，喜與肅寧苗仙露（夔）談古韻。仙露之為韻也，墨守亭林氏十

部。予則以高郵王文簡師廿一部為宗。」
11
在京期間，許瀚與王筠、苗夔、汪喜孫、

龔自珍、魏源、張穆、俞正燮、吳式芬、劉喜海、丁晏、徐松、李璋煜、許槤、馬

星璧等皆相友善，師友濡漸，講求樸學，在學界已有聲望，公卿間多有知者
12
。

道光十一年 (1831)，《康熙字典》修成。許瀚因學養湛深，工作勤奮，敘得

六品「州同」銜
13
。其父許致和獲贈修職郎

14
。是年何凌漢出任浙江學政，許瀚應命

赴杭州學署校文，居杭三年與江南前輩學者若嚴可均 (1762-1843)、黃式三 (1789-

1862)、吳德旋 (1767-1840)、顧廣圻 (1770-1839)都有往來。因此龔自珍〈己亥雜

詩〉所云：「北方學者君第一，江左所聞君畢聞，土厚水深辭氣重，煩君他日訂吾

文。」
15
並非虛言。

近年學者關注到清代嘉、道與道、咸年間士人治學風氣，雖襲承乾嘉學風，但

已微見由偏重考據訓詁變至經世致用的跡象，因而對當日北京「龍樹寺」地區及文

9 
引自王章濤：《王念孫王引之年譜》（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頁 297。 

10 
《許瀚日記‧附錄一》：「伯申師賜《讀書雜志》一部（少《逸周書》前三卷）、《經義述聞》一

部。」見崔巍整理：《許瀚日記》，頁 44。
11 
許瀚著，袁行雲編校：《攀古小廬全集》（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頁 100。

12 
張際亮〈許賡堂六十壽序〉云：「山東為聖人之鄉，自孔子後至今二千年，士之行誼文學不衰。

余在京師四年，見其來游于此者，多質直而秀良，日照許君其尤也。君與余為拔貢同年生，校錄

武英殿，公卿間多有知者。余久交君，每自顧不及遠甚。」見清咸豐中建寧孔慶衢刊同治六年

建寧李雲誥校補：《張亨甫全集‧文集》，卷 2，頁 8。張際亮 (1799-1843)，福建建寧人。事蹟見

《續碑傳集》，卷 78及《張亨甫全集‧卷首》附王飈撰〈張亨甫簡譜〉。 
13 
說見楊鐸：〈許印林先生傳〉，《許瀚年譜‧附錄》，頁 381-382。

14 
參《日照縣志‧人物志》，同前註。

15 
見《己亥雜詩‧別許印林孝廉瀚》，收入龔自珍：《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頁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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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雅集的「宣南詩社」、「江亭修禊」、「顧祠公祭」等重要活動，多有專文考述
16
，

剖析後兩種活動，對近代學風變遷之影響最為深遠。許瀚適逢其時，參與「江亭修

禊」與「顧祠公祭」兩大活動，當可瞭解到許瀚與當時學者互動與被重視的情況。

以下試就許瀚與兩大活動的關係略做說明。

（一）江亭修禊

道光十六年 (1836)逢太后六十大壽，特開恩科，各地舉子於三月齊集京城應

試
17
。許瀚於前一年應順天鄉試考中舉人，亦參加會試。四月四日，在北京西南隅的

江亭（陶然亭），仿照「蘭亭修禊」，由六位主人各邀請七位客人，共四十八人參

加。

六位主人是鴻臚寺卿黃爵滋（樹齋，1793-1853）、葉紹本（立人，生卒不

詳），翰林院編修徐寶善（廉峰，1790-1838）、黃琮（象坤，1798-1863），戶部

主事陳慶鏞（頌南，1795-1858），戶部員外郎汪喜孫（孟慈，1786-1847）。與會

者有郭儀霄（羽可，1775-?）、劉寶樹（幼度，生卒不詳）、葉志銑（東卿，1779-

1863）、簡朝培（夢岩，生卒不詳）、汪全泰（竹海，生卒不詳）、張鵬飛（補山，

生卒不詳）、潘德輿（四農，1785-1839）、朱士端（銓甫，1786-1872）、曹楙堅

（艮甫，1786-1856）、艾暢（至堂，1787-1854）、黃釗（香鐵，1787-1853）、溫

肇江（翰初，生卒不詳）、梅曾亮（伯言，1786-1865）、馬福安（止齋，約 1790-

1847）、全望欣（秋士，生卒不詳）、朱綬（酉生，1789-1840）、晏宗望（秋水，

生卒不詳）、王欽霖（慈雨，生卒不詳）、劉寶楠（楚楨，1791-1855）、徐榮（鐵

孫，1792-1855）、包慎言（孟開，生卒不詳）、劉淳孝（長明，生卒不詳）、蔣湘

南（子瀟，1796-1854）、徐啟山（鏡溪，生卒不詳）、丁晏（儉卿，1794-1857）、

戴絅孫（筠帆，1795-1857）、臧紆青（牧庵，1795-1855）、許瀚（印林，1797-

1866）、李孚中（禾叔，生卒不詳）、張際亮（亨甫，1799-1843）、陸瀛（桐孫，

生卒不詳）、符兆綸（雪樵，生卒不詳）、江開（生卒不詳）、孔繼鑅（宥函，生

卒不詳）、吳嘉賓（子序，1803-1864）、姚斌桐（秋士，生卒不詳）、姚燮（梅

16 
可參考魏泉：〈「顧祠修禊」與「道咸以降之學新」─十九世紀宣南士風與經世致用學風的興

起〉，《清史研究》，2003年第 1期，頁 67-79及魏泉：《士林交游與風氣變遷─十九世紀宣南

的文人群體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17 
按：此恩科在四月八日放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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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1805-1864）、魯一同（通甫，1805-1863）、朱基（樹卿，生卒不詳）、陳立

（卓人，1809-1869）、楊士達（希臨，生卒不詳）、林延禧（孝源，生卒不詳）等

四十二人，極一時之盛
18
。

許瀚出席「江亭展禊」的經過，據《許瀚日記》：「東卿年伯招飯。同座，郭羽

可、溫伊初、黃香鐵、張亨甫。伊初，亦廣東乙酉同年。」
19
知許瀚赴會，係受東卿

年伯，即葉志銑的邀請。

學者考論此次江亭雅集，雖沒有明確的政治意圖，但受邀者彼此關心時事應有

一定的默契，尤其是對嚴禁鴉片抱持相同之理念
20
。此說筆者頗是贊同，以許瀚學術

言，《書目答問》附錄〈國朝著述家姓名略〉列許瀚為「小學家」，陸心源《金石

學錄補》列其名，鄭偉章《文獻家通考》收入許瀚，諸書將許瀚歸入小學、金石與

目錄、校讎之列，並未注意到許瀚於經世之學的態度。其實許瀚與魏源、龔自珍多

有往來
21
。今北京國家圖書館藏《許印林手稿》有論及「禁食鴉片」的手稿三頁，內

容為探討「鴉片」一詞的來源，在醫學典籍中的制用，以及與「煙片土」的關連等

等，其中多處刪改，似非定稿。文末云：「夫鴉片既出自外洋，不能飛渡中土，而

中土得而食之。」因此提出主張：

誠于夷船進口之際，實力盤查，則煙必斷絕，則人亦焉得而食之。所慮盤查

之人即吸食之人，其所以盤查之者有名無實，況食者既眾，則必有漢奸引舟

洋面，潛與販鬻。天津而南，廈門而北，凡海舶出沒之鄉，皆宜嚴刑盤查，

不第澳門一事為至要也。22

論點平實，度其文意，應為響應禁煙而作，可見其治學非齗齗於考據而已。其後許

瀚於道光二十年 (1840)總纂《濟寧直隸州志》。《續修四庫全書提要》推許此《濟

寧直隸州志》：「內容豐富，書中於山川、人物考據精詳外，尤其注重水利、賦役、

18 
與會名次，據陳慶鏞《籀經堂集‧卷七‧丙申四月四日江亭展禊後序》云，自郭儀霄以下四十二

人，實按年齡排序。
19 
許瀚此段日記是寫在「四月初三日」，疑為誤記。陶然亭會禊，樽酒間各為詩文以記之，溫肇江

繪「江亭展禊圖」。
20 
可參考羅檢秋：〈嘉道間京師士人修禊雅集與經世意識的覺醒〉，《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國》（北

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頁 292-317。
21 
許瀚與龔自珍、魏源皆有深交，彼此訂交始自道光九年 (1829)，參袁行雲《許瀚年譜》及崔巍整

理《許瀚日記》。
22 
見北京國家圖書館藏《許印林手稿》（不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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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火、農林等有關民生之事，洵為卓識。」
23
因此，許瀚雖以小學著稱，非無視於經

濟民生時事也。

（二）顧祠公祭

道光二十三年 (1843)秋，許瀚摯友何紹基 24
、張穆 (1805-1849)25

等人在北京宣武

門外慈仁寺西北角建「顧先生祠」，目的是表彰顧炎武 (1613-1682)。按，清代學者

崇仰顧炎武，代不乏人。如乾嘉大儒汪中，在〈與巡撫畢（沅）侍郎書〉云：「中

少日問學，時私淑顧寧人處士，故嘗推六經之旨以合于世用。及為考古之學，惟實

事求是，不尚墨守。」

胡楚生先生撰〈顧亭林對於清代學術之影響〉一文，言之綦詳
26
。援引梁啟超

論清代學術演變，可分啟蒙、全盛、蛻分、衰落四期。其啟蒙時期的代表人物即以

顧炎武亭林先生為第一人焉，而與黃宗羲、王夫之、顏元並尊為清初大儒，開創一

代新學風。其後清代學壇，無論是以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孔廣

森為代表，呈現以考證訓詁治經學小學的乾嘉全盛時期；或是自莊存與、劉逢祿、

龔自珍、魏源而下以迄康有為、梁啟超等，據《公羊傳》以縱論政事的蛻分時期；

23 
見《續修四庫全書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 7冊，頁 2113。亦可參筆者：

〈許印林之方志學述評〉，《應用語文學報》第 3號（2001年 6月），頁 39-76。
24 
何紹基字子貞，號東洲，晚年自號猿叟（蝯叟），湖南道州人。父何凌漢賞識許瀚，因此許瀚與

紹基兄弟交誼深厚。道光十六年 (1836)進士。咸豐二年 (1852)充四川學政，以言事罣吏降歸。

歷主山東濼源、長沙城南書院。晚年應兩江總督曾國藩聘，主揚州書局。生平於經、史、《說

文》考定之學，嗜之最深，旁及律算、金石、圖刻，博綜覃思，實事求是。工詩，善書法。同治

年間主纂《山陽縣志》，光緒年間參修《安徽通志》（三百五十卷），於安徽輿地、河渠、食貨、

學校、武備、職官、選舉、人物、藝文皆詳加記載，蒐羅宏富，為清代方志佳作之一。著有《說

文段注駁正》、《惜道味齋經說》、《東門草堂金石跋》及詩、文集。事蹟具《清史稿》，卷 486、

《續碑傳集》，卷 18、《清儒學案》，卷 178等。 
25 
張穆，字碩洲，後字石舟，又作石洲，號 齋，山西平定人。道光十一年 (1831)優貢生。應順天

鄉試時，被誣懷挾入場，竟被革籍。於是僑居宣武城南，閉戶讀書，熟經史，通篆籀，以經濟文

章自負。精輿地之學，留心邊疆形勢，著《蒙古游牧記》，徵引贍博，考訂精詳。另著《顧閻年

譜》、《魏延昌地形志》、《 齋詩文集》。事蹟具《清儒學案》，卷 166、《續碑傳集》，卷 73及

張立中《石洲年譜》。
26 
胡楚生：〈顧亭林對於清代學術之影響〉，《清代學術史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年），頁 17-24。



晚清山左許瀚與江南汪喜孫之交惡始末―兼述照邑學者與揚州學者之互動學林誌傳

•   209   •

乃至衰落時期的代表人物，如俞樾、孫詒讓、章炳麟等大家，皆分別受到顧炎武治

學講求「博學於文」，或「行己有恥」，或「反清復明」，或「經世致用」等主張

的影響。甚至有學者改名以從，如晚清四大藏書家之一的皕宋樓主人陸心源 (1838-

1894)，喜讀顧炎武遺書，特以「儀顧」言其堂。又如章太炎 (1869-1936)，原名學

乘，字枚叔，是為紀念漢代辭賦家枚乘。後易名為炳麟。復因仰慕顧炎武（顧絳）

的為人行事，而改名為絳，號太炎。凡此，可知清代學者崇仰顧炎武之情形。

道光二十四年 (1844)，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刊行 27
。二月二十四日何紹基、

苗夔等十四人於顧亭林先生祠舉行首次公祭，並為陳慶鏞過五十大壽。是年許瀚至

京參加會試，待三場考罷，三月二十一日，特設一祭，有何紹基、張穆、趙振祚、

苗夔、王梓材、李聯榜、魏源等陪同公祭
28
。 

顧祠公祭與江亭修禊，相距八年，惟此八年因校刻桂馥《義證》的理念不同，

許多參與其事之學者，漸生間隙，終至惡言相諷。刻印事件主要人物是汪喜孫與許

瀚，又因各學者對桂書評價不一，對汪、許之作為，亦各有不同看待。試就三月

二十一日陪同許瀚出席公祭顧祠的學者觀之，即是支持許瀚刊印桂書。刊印《義

證》一書，竟演為學者相互較量之情勢，既有趣亦嚴肅。下文將許瀚與汪喜孫間來

往與交惡之經過，試予以析說。

二、汪喜孫與許瀚的交誼

（一）汪、許訂交

汪喜孫，字孟慈，號荀叔，後號且住庵，晚年改名汪喜荀。汪中之長子
29
。嘉慶

十二年 (1807)舉人，會試屢不中，納貲為內閣中書，歷官內閣撰文中書、武英殿復

27 
《顧亭林先生年譜》（道光二十四年祁〔寯藻〕氏刊本），列名參訂者，有：肅寧苗夔、日照許

瀚、晉江陳慶鏞、道州何紹基、安邱王筠、高要蘇廷櫆、順德羅惇衍、武進趙振祚、鄞縣王梓

材。許瀚不僅參與《年譜》校訂，別有《顧亭林先生年譜》兩個手校本，一本校語輯入《攀古小

廬文補遺》，一本為張穆錄手校本之上，後為繆荃孫所得，刊入吳興劉氏《嘉業堂叢書》。
28 
《許瀚日記》「三月二十一日」：「祭顧君祠，配以亡友理初、子敦、東之、亨甫，請子貞、石

州、伯厚、仙露、艧軒、棨庭、默深同享祭餘。念亭至而復去，以有他事。子貞承辦，共使錢

十二千。」
29 
汪中，字容甫，江蘇江都人。事蹟具汪喜孫編：《容甫先生年譜》、《先君年表》；《清史稿》，卷

481。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二十二卷 • 第三期 學林誌傳

•   210   •

校等，道光元年 (1820)後，改戶部員外郎、儲濟倉監督。二十五年 (1845)，出為河

南懷慶知府，治獄、治河皆著名績，卒於官
30
。

汪長許十一歲，而喜孫一生以發揚其父汪中學術為職志。在傳統學術講求家法

與師承的氛圍裏，汪喜孫與父執輩阮元 (1764-1849)、劉台拱 (1751-1805)、任大椿

(1738-1789)及王念孫 (1744-1832)、王引之父子為通家之好，頗是活躍於京師士人

之間。許瀚因緣際會居住何（紹基）府，兩人訂交，應在道光六年 (1826)。

道光六年，汪喜孫時在京師任戶部員外郎。山東諸城人李璋煜 (1792-1854)31
主

持議校桂馥《義證》，邀約汪喜孫、王筠 (1784-1845)、許瀚共同校訂，同人厭桂書

蕪雜，尤以汪氏力主刪汰，時許瀚亦有相同看法。此後在京之數年，互以學問切

磋，交情日增。如《攀古小廬書目》於《詩古微》下注：「抄本。此書已有刊本。

予于己丑 (1829)正月得此本，五月假汪孟慈農部所藏刊本校之，頗有異同，此蓋其

初稿也。」
32
跋朱彬《經傳考證》，云：「戊子 (1828)客京師，汪孟慈農部以是書贈

予，予甚寶愛，而文字或涉魯魚，乃檢群籍校勘一過。」
33

汪喜孫〈題經傳釋詞〉云：「印林為文簡公督學山東時所取士。文簡為武英殿

總裁，印林充校錄，以謂異于常人。印林得文簡師法，訓詁謹嚴，校讎致密，人尤

淵雅，氣誼直似古人。道光十五年 (1835)從印林獲借此冊，于時文簡墓木已拱，覽

此憮然。謹志數行卷首。八月八日，熹孫。」
34
又於〈行述〉云：「海內知名士，如

顧澗薲千里、李申耆兆洛、陳碩甫奐、許印林瀚，同郡劉孟瞻文淇、吳熙載廷颺、

王句生翼鳳、羅茗香士琳、楊季子亮諸先生，皆文章道義之交。雖久歷數十年，遠

30 
汪喜孫事蹟具《清史列傳》，卷 68、《國朝漢學師承記》，卷 7、《續碑傳集》，卷 43、《清儒學

案》，卷 102等書。  
31 
李璋煜，字方赤，又字月汀，諸城人。嘉慶十八年 (1813)舉人，二十五年 (1820)進士，官刑部

主事。道光十七年 (1837)出為江蘇常州知府，署揚州知府，廣東惠潮道、浙江按察使，官至江蘇

布政使。事蹟具陸心源：《金石學錄補》，卷 4、《（光緒）續修諸城縣志‧列傳》及王紹曾：《山

東藏書家史略》（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 220。
32 
《攀古小廬書目》，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稿本《許印林手稿》。按：此文引自《許瀚年譜》，頁 33。

33 
見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臺北：廣文書局，1967年），卷 1，頁 62。

34 
此文載《顧黃書寮雜錄》，頁 31。文末附王獻唐〈案語〉，云：「汪氏此跋，在《釋詞》目錄後

頁。以謂，『謂』字疑為『為』字之訛。書中間有印林校簽，多為字畫訛誤之改正，茲不具錄。

十九年 (1930)九月十八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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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數千里，而辨難經義，書札往復，幾無虛日。」
35
汪喜孫對許瀚全然以「高郵王

氏」同門而看重並關愛之。

（二）薦舉許瀚至濟寧教書

許瀚得於道光十九年 (1839)底赴山東濟寧漁山書院任教，停止十多年為人作

幕校文，南北奔波的辛勞，此事之玉成，確與汪喜孫有密切的關係。

道光十八年 (1838)許瀚在京應第二次會試，再次落第。日與龔自珍、陳介

祺、汪喜孫等友人研討金石拓本。翌年二月，汪喜孫由戶部員外郎保送河工，駐所

在山東濟寧。濟寧屬於大運河的重要城市，係下達揚州，上入北京的關要。

《許瀚日記》記載道光十九年間汪喜孫力邀許瀚到濟寧的情況：

正月二十五日：「孟慈寓道喜，任河工，在□（按：原書作□）西園未

回。……當晚見孟慈先生信三番。」

同月二十六日：「早詣孟慈，則將邀予赴濟寧也。予辭以不可，請五月後再

往，已許我矣。」

同年七月三十日：「濟寧有信來，說書院事。王菉友兄來，即同菉友到四眼

井。子毅他出，子敬病。菉友先回。予候子毅歸，說濟寧事，似可行。」

同年八月十六日：「孟慈昨有信來，說任城、河朔二書院事。」

同年九月十七日：「濟寧來信說，仙槎師信于今月十一日尚未到，甚奇。」

同年十月二十四日：「接孟慈信，濟館似已成。」

同月二十八日：「接子山先生信，云：關聘已送何師處。」

同年十一月初一日：「濟寧關聘到，聘金六兩。」

日記中清楚記載汪喜孫至河工署衙後，極力向濟寧知州徐宗幹薦舉許瀚至漁山書院

任教。同時何凌漢亦有推薦信，因此關聘六兩，送到何府。許瀚乃於十二月離京赴

濟寧。 

許瀚在濟寧主講漁山書院前後五年光景，擔任山長，總纂《濟寧直隸州志》

及助編《濟州金石志》，生活頗是安定。汪喜孫時任東河知府，常至濟寧，與徐宗

幹、許瀚等人一同蒐拓碑石，如將普照寺漢畫像殘石，移至書院西偏，題曰「漢畫

35 
〈行述〉，見汪喜孫著，楊晉龍主編：《汪喜孫著作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2003年），下冊，頁 1292-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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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36
。二十年冬，許瀚與汪喜孫議改玉露庵，立為「先賢先儒祠」。復以普照寺北

齊及唐天寶造像碑，移至庵中。見汪喜孫〈玉露庵移置造像碑記〉略云：

道光二十年 (1840) 冬，喜孫與山長許君印林謀以尼庵之附近書院者，改祠先

賢先儒。既定議矣，復以普照精舍北齊及唐天寶造像碑，移置玉露精舍。考

六朝經生無刻六經于石繼漢魏故事者，而造像經幢所在多有。金石家喜其書

法有篆隸遺意，寶之勿失。竊慮後之人疑吾輩之奉佛也，為述同人之意書之

石，以告天下後世之來觀者。甘泉汪喜孫文，日照許瀚書。37

徐宗幹〈濟州金石志序〉亦云：「予自戊戌 (1838)蒞濟以後，公事之暇，每屆漁山

書院課期，輒與山長許印林同年譚及金石一事，娓娓不倦。⋯⋯并與汪孟慈太守及

幕賓楊石卿隨時參考。」許瀚並為汪喜孫校《汪氏學行記》，有時還暫居喜孫寓
38
。

則汪、許二人之情誼，絕非泛泛。

三、校刻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引發汪、許反目

桂馥《義證》得以問世，許瀚功不可沒。許瀚校刊此書，歷時二十餘年，艱

辛坎坷，甚至負累千餘金。茲據楊以增致許瀚札、許瀚致王筠札、張穆致許瀚書；

《顧黃書寮雜錄》收錄楊以增、張穆、王筠、許瀚、丁艮善等書札，及《攀古小廬

文補遺》、《許瀚日記》、袁行雲《許瀚年譜》、王筠《清詒堂文集》、《山東文獻集

成》收錄許瀚著述，與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相關文獻，說明許瀚校刊此書之經過及

汪、許兩人交惡之始末。

（一）刊印《說文解字義證》四階段

許慎《說文》之學，大盛於乾、嘉，當時以「南段北桂」最稱弁冕。段玉裁

36 
參《濟州金石志》卷二：「前《州志》云，畫象石刻在州西北普照寺大殿階砌中。⋯⋯今在漁山

書院西偏，題曰『漢畫室』。附新刻字『道光二十年庚子九月，通州徐宗幹由普照寺移置漁山書

院，甘泉汪喜孫、商城楊鐸、日照許瀚同觀。』」收入《石刻史料續編》（臺北：新文豐圖書公

司，1986年影印清道光 23年刻本），頁 9501。
37 
同前註。

38 
見北京國家圖書館藏道光摹刻本《武梁祠象》封面題記：「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三月十日，扶病至

濟，⋯⋯暫假館孟慈先生官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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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若膺，號茂堂，1735-1815）撰《說文解字注》，完成於嘉慶十二年 (1794)，自

刊其書於嘉慶二十年 (1815)行世，頗獲乾嘉學者若錢大昕、王念孫、盧文弨、孫星

衍等推崇，因此清人習《說文》，多由段注入門。

桂馥，字冬卉，號未谷，別署老菭，山東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 (1790)進

士，選永平縣知縣。卒於嘉慶十年 (1805)，年七十。事蹟具蔣祥墀〈桂君未谷

傳〉。桂馥嘗謂：「士不通經，不足致用；而訓詁不明，不足以通經。」
39
桂馥畢生

精力盡萃於《說文解字》，曾倩羅聘（兩峰）繪許慎、江式、顏之推、張有、徐

鉉、徐鍇、吾邱衍、李陽冰圖，凡八人為《說文統系圖》；倩盧文弨、丁敬身、王

念孫、翁方綱等為題記，因題其室曰「十二篆師精舍」。

桂馥自諸生以至通籍，日取許氏書與諸經義相疏證，垂四十年而成《義證》

五十卷。徵引博富，字近二百萬。惟桂氏成書後未刊，轉相傳鈔，互有異同。時阮

元、李璋煜及葉志銑皆有抄本
40
。原稿則在桂馥孫樸堂處，樸堂因老病無子，屬藏曲

阜孔憲恭、憲彝兄弟家
41
。 

有關《義證》的刊刻，說明於下：

1. 首先是道光六年 (1826)諸城李璋煜在京師，邀許瀚、王筠、袁練、許槤、陳宗

彝等，分校《義證》。同人多厭桂書蕪雜，欲刪汰者甚眾，獨安邱王筠以為未可輕

議。其後不了了之，未見刊行。

此李氏校抄本五十卷，今藏北京國家圖書館，有鈐「東武李氏方赤收藏」印。

書中有許瀚當時訂定〈說文解字義證校例〉（簡稱〈校例〉）：「完全譌者，點去原

字，改書行間。字是而筆畫譌者，另書一字於本字之旁，不加點，或就字上稍改。

兩本字同而可疑者，格式不合者，條記於眉端。每字校三過。一校字畫，一校疑

義，一校行款。丁亥 (1827)四月許瀚校訖因記。」

39 
見〔清〕蔣祥樨：〈桂君未谷傳〉，附於桂馥：《晚學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458冊，

頁 644。 
40 
王獻唐跋山東博物館藏《說文解字義證殘本》一卷。〈跋語〉：「當時桂書傳抄數本，歸阮氏者為

一本，印林校刊時別有一本，條記累累，後歸同邑丁氏，轉莒縣莊氏，今恐散佚。至其原稿，則

仍送曲阜。」收入《雙行精舍書跋輯存》（濟南：齊魯書社，1983年），頁 38。 
41 
孔憲彝《韓齋文稿》卷三〈桂未谷大令戴花騎象圖跋〉略云：「余既為未谷先生刻《晚學集詩

集》，其孫樸唐茂才遂以此卷及先生手著《說文義證》、《札朴》稿本，《說文統系圖》、送行詩

冊，屬藏韓齋。以老病無子，恐失傳也。」孔憲彝 (?-1837?)，山東曲阜人，道光十七年舉人，中

進士後任內閣中書。事蹟具《曲阜縣志》，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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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次是道光二十二年 (1842)楊以增出資刊刻《義證》： 

道光二十二年，許瀚在濟寧主講漁山書院。海源閣主人聊城楊以增致書許瀚

云：

曩者由翟文泉、李方赤處得悉聲華。進與琪園觀察、孟慈太守共事一方，尤

得備詳品概。學先識字，尋軌轍於汝南，教重傳經，溯淵源於高密。比以

主講濟上，桃李盈門，傳道吾徒，兼修志乘。洵無愧評持月旦，鑒握人倫者

矣。叨在同鄉，彌恭敬止。桂未谷先生著有《說文義證》，原稿存曲阜孝廉

孔蒨華家。此老一生心血，畢在是書。弟欲代為刊行，而苦於不能校正。因

與孟慈太守言及閣下精於六書之學，敢煩先覓鈔胥，逐一校正。然後付諸剞

劂，久遠流傳，可無遺憾。吾輩與未谷先生，誼均桑梓，閣下亦必不憚勤劬

也。寄來許先生地理書，亦必傳之作，似須及早寫樣，聞此間刻手尚佳也。

孟慈太守已另函呈明矣。42

觀信札文字，可知楊、許兩人並不熟識。楊氏係從諸多友人處得知許瀚，又因與汪

喜孫共事，而益加信任許瀚。作書邀請許瀚負責，將桂書於濟寧刻印。此時楊氏

提供之桂書底本，即孔憲恭（蒨華）、孔憲彝（繡山）所藏，得自桂馥之孫桂顯忱

（樸堂）之原稿。 

惟楊以增雖有刻印《義證》之志，然其對《說文》學並不熟諳，因而「轉益

多師」，如在致許瀚信札中一再重申須對桂書蕪雜處予以刪汰。如：「惟記乙未  

(1835)六月，芸臺相國過襄，言及此書，嫌其不無蕪雜，須巨人眼通為校正，乃成

完璧。近接方赤、珊林來信，所言亦不約而同。」
43
芸臺相國是阮元，方赤、珊林分

別是李璋煜、許槤 (1787-1862)44
。又：「《說文解字義證》未免有涉蕪雜之處，摘其

尤者，略微刪汰，似亦無妨。⋯⋯《說文解字義證》交孟慈與自江南來者分任其勞，

尤望吾兄之總校也。」
45

楊以增受汪喜孫影響，贊同刪汰《義證》。至於誰有「巨人眼」，則時人皆

42 
楊至堂：〈致許印林書〉八札，見王獻唐：《顧黃書寮雜錄》，頁 147-148。

43 
同前註，頁 149。

44 
許槤，字叔夏，號珊林，浙江海寧人。《許珊林傳贊事實》（光緒間刊本）稱：「少工辭章，後

治樸學，壯歲銳意《說文》之學，師事陽湖孫星衍、高郵王引之，又與歸安嚴可均、安邱王

筠、河間苗夔、長洲江沅締交，造詣益進。」此段文字，轉引自袁行雲：《許瀚年譜》，頁 20。
4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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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重許瀚。蓋其深諳高郵二王之學，在杭州學署曾校影宋本《說文解字》（三十

卷）、抄校《說文校本》，撰有〈說文答問〉、〈與王菉友論說文或體俗體〉、〈與王

菉友論說文異部重文〉等，學養精湛，因而楊以增對許瀚寄以重望。

未料此時許瀚對桂書的觀點竟與王筠相同，不主張刪汰。許瀚撰〈桂氏說文義

證校例〉
46
並覆楊以增書略云：「丙戌丁亥之間，瀚在京師為李方赤觀察分校此書。

同人厭其蕪雜，欲從事刪汰者甚眾，鄙意亦云然。唯安邱王菉友筠孝廉以為未可輕

議。當時不甚解其意，輾轉十餘年後，初見頓易。」

許瀚訂出「刪例」九種：「有立說甚誤者；有無關訓詁者；有不足當訓者；有

牽連引書無關本字者；有牽合音韻不合部分者；有引書前後歧義者；有引書前後重

複者；有補遺實見他部者；有補遺實非本書者。」「補例」四種：「有誤脫宜補者；

有缺文宜補者；有文義未備宜補者；有引他書轉引之書與今本迥異，而未明所出，

宜補者。」「改例」七種：「有誤書宜改者；有誤記宜改者；有誤信宜改者；有誤會

宜改者；有誤稱宜改者；有增損舊本宜改者；有據轉引誤本與原書不符宜改者。」

即〈校例〉二十例，呈送楊以增，並謂：

《說文解字》，字書也。凡有字，《說文》無不取資。亦凡有字，無不取資於

《說文》。⋯⋯其書包孕甚廣，後人為之疏證，徵采不能不博，太博則近雜，

理勢然也。總之鄙意在去此疵纇，毋使貽誤將來。若其繁簡多寡之間，未敢

率意。竹頭木屑，皆非棄材。烏瀚所謂無用，不即桂君所謂大有用者乎。47

許瀚之意，以為如〈校例〉議，則刪亦無多，即尊重桂書，不欲刪改之意。未料許

瀚所訂〈校例〉大拂汪喜孫意，汪喜孫亦遣其門人汪士鐸
48
、管嗣復

49
作《校例》，以

阻楊氏刻書。並奮筆批評桂書寄楊氏，以增將汪批桂書示許瀚。瀚乃草〈桂注說文

某先生校注說文條辨〉及〈答楊至堂先生書〉
50
，認為「汪校謬誤層出，於桂書大為

46 
見許瀚著，袁行雲編校：《攀古小廬全集》，頁 262-270。 

47 
按：〈說文解字義證校例〉、〈附答楊至堂先生書略〉，見同前註，頁 270-271。

48 
汪士鐸，字梅村，晚號悔翁，江蘇江寧（今南京）人，道光二十年 (1840)舉人。咸豐九年 (1859)

以後相繼為湖北巡撫胡林翼、兩江總督曾國藩幕僚，直接參與制定進攻太平天國的軍事計畫。汪

士鐸蜚聲南京文壇逾 60年，他在學術上造詣高且深，著《南北史補注》、《水經注圖》等書，事

蹟具《續碑傳集》，卷 74。
49 
管嗣復，字小異，管同子，江蘇上元（今南京）人。諸生。通算學，能文，有《小異遺文》一

卷，附管同《因寄軒詩文集》後。
50 
以上均見《攀古小廬雜著》，卷 5及《攀古小廬全集》。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二十二卷 • 第三期 學林誌傳

•   216   •

有害」。此論大拂汪氏意，汪喜孫半途去，許瀚遂一人任校刻之事。因汪喜孫從中

阻撓，故校書、刻書進度甚緩。尋以楊以增調陝，道光二十七年 (1847)三月，楊以

增收《義證》不刻矣。是歲許瀚致王筠書，言及此事云：

所論桂書誠是，弟初意亦如此辦。而楊公為眾說所撓，屢以書屬刪正，不得

已乃定前例。如此則刪亦無多，仍是不欲刪之意也。不料大拂孟慈意，與南

來二位朋友（自注：汪梅村、管小異）大翻云：「汝等本由我荐來，何以不

依附我，而依附許印林？」遂奮筆批評桂書，以寄楊公。迨楊公以其所批示

者示弟，弟始知之。〈儒林〉、〈循吏〉、〈孝子傳〉中人，傳事如此，一何可

笑。幸楊不信其言，弟現仍照常校理，并延未谷先生之孫同校。今年寫完，

未必校完，祇惜楊公遠升，又不能即刻耳。然終於僅刻一冊而罷。51

《義證》因人事糾葛，僅於濟寧刻一冊，遂中止。

3. 道光二十六年楊墨林出資於清江浦刊刻桂書：

道光二十六年 (1846)，許瀚赴清江浦為潘錫恩校訂《史籍考》。時張穆在京師

為楊墨林 (1807-1856)校刊《連筠簃叢書》，慫恿墨林出資刊刻桂書，王筠亦極力

鼓說，王筠致許瀚信略云：「頌南（陳慶鏞）書來，言楊墨林欲刻《說文義證》，

弟已極力慫恿。」
52

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張穆信札稿本，有道光二十六年〈張石舟與許印林書〉，略

云：「敝鄉楊墨林尚文敬士好書，出於天性，⋯⋯但渠力量頗遜昔年。吾兄試通盤

核計，共需資若干，或可有相助之人，迅速示知。大約千金上下，墨林一力可辦，

如需用過多，尚須將伯之呼耳。弟意趁此機會刻印此書有數善：居近淮揚，費省而

書佳，一善也；吾兄獨任校讐，無半瓶醋相擾，二善也；墨林此數年內尚不至捉襟

見肘，現刻此一書，勝化閑錢萬萬，三善也；至於如何措資相寄何處，得尊報後再

以相聞。」
53

六月十二日〈致許印林書〉，略云：「墨林刻桂書之志甚堅，大約所費在千金

上下，渠一人能肩之，及求老兄在浦上開工，鳩匠校書，統以相煩，刻成後版片歸

楊，望為通盤核籌。老兄能否終始此局，即速一來信，並將書版格式寄數頁來，渠

51 
以上見〔清〕王筠著，屈萬里、鄭時輯校：〈王菉友先生著述考〉，《清詒堂文集‧附錄》（濟

南：齊魯書社，1987年），頁 337。 
52 
〈菉友致印林書〉，見同前註，頁 338。

53 
〈張石舟與許印林書〉，附於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抄本《許印林先生吉金考識》一卷一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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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刻叢書，將來合桂書為一籍也。」
54

六月二十七日，張穆〈與許印林書〉云：「刻桂《說文》事，機會斷不可錯

過。如吾兄查看浦上縱有有力者亦不似今日之便利矣。頌翁定相訪，細與商之，即

日速作一函寄京，是為至要。」
55

楊墨林，名尚文，靈石人，素有豪富名，設典肆七十所，京師呼為富楊，揮手

萬金無吝色
56
。弟尚志，字子言，晉江陳慶鏞弟子

57
。事蹟具何紹基撰〈靈石楊氏兄弟

墓誌銘〉。

道光二十七年四月，許瀚在清江浦雇工開雕。陳慶鏞特撰〈說文義證序〉，其

文略云：

海內通經之士， 精許學，無慮數十家。金壇段氏稱專業。曲阜桂未谷先生

同時治是經，自諸生以至通籍，垂四十餘年。取諸經之義與許說相發明者，

作為《義證》五十卷。每字鉤元探賾，徵引群書，或數義或十數義，同條共

貫，又參以商、周彝鼎，精校郅隺……。余嘗謂段書尚專碻，每字必溯其

原；桂書尚閎通，每字兼達其委。二書實一時伯仲。第段書通行已久，綴學

之家，幾於戶置一冊，而桂書多未及見。己亥夏從漢陽葉東卿假得寫本謄

錄。壬寅 (1842) 冬，余門楊生子言，又從余假鈔，於是先生書都中藏者凡三

部。顧其書卷帙浩大，經易寫，魚成魯，烏成焉，是所不免。每思釐校，而

以他事間阻。前因許印林孝廉計偕攜有先生原鈔本來都，頗見廬山真面。楊

廉訪以增已於泲上開雕一冊，尋以遷任，事不果行，嘆息久之。丙午 (1846)

夏，余將南旋，子言之兄墨林毅然肩刻是書，吾友張石洲壯其言，為寓書印

林，將先生原書重加讎校。先生之書之得以傳，其亦有待而付歟？爰喜而書

之，願亟登梨棗，以副世之急讀先生書者。58

54 
同前註。

55 
同前註。

56 
參〔清〕王韜（紫銓）：《淞濱瑣話》（重慶：重慶出版社，1996年）。

57 
陳慶鏞，字乾翔，一字頌南，福建晉江人。道光十二年 (1832)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戶部主

事。累遷工科給事中，直聲震朝野。慶鏞少時嘗從陳壽祺受業於清源書院，後又出阮元之門，飫

聞緒論，故謂六經宗許、鄭，百行學程、朱。一生治學趣徑，與阮氏為近。精研漢學，而服膺宋

儒，著有《籀經堂集類稿》（二十四卷）、《籀經堂集》（十四卷）、《補遺》（二卷）。事蹟具《清

儒學案》，卷 146、《續碑傳集》，卷 19。
58 
見陳慶鏞：《籀經堂集類稿》卷 11，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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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序將段、桂並舉，以「段書尚專碻，每字必溯其原；桂書尚閎通，每字兼達其

委」肯定兩書乃一時伯仲，懇懇款款冀望許瀚能畢其功，俾桂書得以問世。

此時許瀚身在清江浦校訂《史籍考》，勢難兼顧，乃延揚州薛壽
59
及田普實

60
司

其事。五月，許瀚病；八月，旋里。二十八年 (1848)三月，病稍癒，赴清江查看，

則校將及半，刻近三卷。但見所校內容白黑顛倒，任意刪改，任意呵斥，因思就此

刻成，桂書毀矣！不得已暫且停辦，嗣後許氏獨任校勘
61
。 

孔憲彝〈袁江訪許印林知其扶病重來校刻桂氏《說文義證》慨然賦贈〉：「扶病

來江上，蕭然白髮新。但知然諾重（自注：山右楊墨林以刻書事屬君），猶見性情

真。世有文章厄（自注：未谷大令此書屢次付梓未成，今又幾至中輟），天留著述

身。前賢如鑒識，付托更何人。」
62
此詩對許瀚獨任校刻，備加讚美。

張穆於五月十五日致許瀚書，云：

前月杪得劉、薛書，言吾兄忽變移揚之局，撤書回，停工不辦，當即與子貞

言，吾兄此舉必非漫然，業已半愜，鄙意但散去匠人。如何措置，一時猜度

不出。越數日，乃得未赴浦前由日照所發之信，其事已十知八九。惟總未得

散局後來書，實為悶頓。不惟見楊氏子侄不敢提及，朋友間亦從不敢說起。

直至今日晚飯後，閑至子貞處絮談，乃得前後兩札，開讀之下，為之快絕。

蓋此為楊氏□主于出貲刻書，楊氏所信者弟，而弟之所信者老兄也。63

第 1522冊，頁 626-627。
59 
薛壽，字介伯，晚字斫伯，江都人。早年受業於梅植之。二十歲成諸生，後十赴鄉試皆不第，以

課徒為業。咸豐初，入兩淮書局，後應張之洞之聘，主講湖北經心書院。卒於家。精音韻訓詁

之學。著有《學詁齋文集》二卷、《學詁齋外集》二卷、《學詁齋詩集》二卷、《續文選古字通》

二十卷、《讀經劄記》二卷等。
60 
田普實（生卒不詳），字季華，江都人。事蹟見〔清〕諸可寶纂錄：〈羅士琳下〉，《疇人傳三

編》卷 4，收入《文選樓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1971年）。
61 
咸豐三年 (1853)，許瀚〈覆王筠書〉，略云：「（道光二十七年）五月弟大病，八月旋里。越歲三

月，弟病稍癒，力疾赴清江察看。則校將及半，刻近三卷。（自注：卷一刻，卷三、卷十二刻未

了）又刻《漢碑錄文》四卷。刻工雖粗糙，尚可將就，核其所校，則黑白顛倒，任意刪改，任意

呵斥，直以桂君為小學生，而己為老先生。因思就此刻成，桂書毀矣，翻不如無刻之為愈也。」

載《顧黃書寮雜錄》，頁 67-70；又見《清詒堂文集》，頁 338-341。
62 
見孔憲彜：《對嶽樓詩續鈔》，卷 2。此段轉引自袁行雲：《許瀚年譜》，頁 204。

63 
見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齊書札詩稿─張石舟先生手迹》。此段轉引自曹漢華：《增廣許瀚年

譜》，頁 307-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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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說明桂書刊刻，既已受楊墨林兄弟之託，再全權交許瀚負責全局。聽聞刻書事

有變卦，難免憂心忡忡。繼云：

相隔二千里，弟一事不敢攙越，即介伯之來，亦由老兄聘定，而弟不敢出荐

函也。至田君，弟本不相識，然即校來《閻譜》數行，其不通已四五處（去

年似曾有信論及），則素學可知矣。及寄來刻樣二頁，弟與子貞皆詫為異

事，然不敢挑斥者，與其求工而不成，無寧不工而成。64

此段指出薛壽學養頗佳，惟「田君」素學令人質疑，但因是許瀚所請，只得將就。

又云： 

至移揚之局，乃弟萬萬不願之事，無論其他，只刻成後，揚人集紙印書必不

下數百部，只此一事，弟何以對墨林哉？然吾兄記已卸責于人，一切只好從

命。此劉、薛請益之說所以不能不允也。今得老兄如此措置，大快大快。65

將刻書「移揚」之事，並非許瀚意
66
。此段文字亦透露出揚州雕版工藝雖精美，但刻

工往往利用「地利之便」，從而「盜印」銷售之現象，張穆認為此事影響出資人楊

墨林之權益。此信又表達將再請何紹基轉五百金，信札謂：「弟決意以百金作寄板

之費（不必由糧船，刻成後裝箱填實，用三套大車一輛，一妥當下人，逕送京師，

交至弟處最妥。樣本約不過十部，寄弟三部，吾兄留七部足矣）；以四百金為吾兄

申、酉二年束脩甘旨之奉。」
67
另外，協助薛壽的生計：「介伯弟已薦往河尚學院，

襄校試卷，每年百五十金，雜項尚不下四五十金，足已報之矣。」
68

此事丁壽昌云：「《說文義證》刊時，余在浦上親見之。書篆者季華田普實，

分校者劉伯山毓崧、薛介伯壽也。三君與印林丈不合，遂歸揚州，印林丈獨成

之。」
69
壽昌，江蘇山陽人，係許瀚至交丁晏之子。

4. 移局於贛榆之青口鎮刊刻桂書：

64 
同前註。

65 
同前註。

66 
道光二十九年〈許印林與王菉友書〉：「弟病後為揚州二友辦壞。去夏到浦觀之，校刻均不堪入

目。七月之久，僅刻二卷，謬誤百出，修補無計，如何，如何！且欲移揚辦理。馳書石舟，增索

刻項，使弟不得與間。弟方抱病，無能為力，只好罷其役，賠錢五六百千，留書浦上，力疾校

訂，直覺費力難成。每到疑難，相思不已。」轉引自袁行雲：《許瀚年譜》，頁 203。
67 
曹漢華：《增廣許瀚年譜》，頁 307-308。

68 
同前註。

69 
見孔憲庚：《經之文鈔》（收入陳蜚聲輯：《習盦叢刊》排印本第一輯，1936年）丁壽昌眉批。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二十二卷 • 第三期 學林誌傳

•   220   •

二十九年 (1849)春，許瀚校勘粗就，重謀開工。六月，以父病旋里，遂不能

遠離。三十年 (1850)二月，移局於贛榆之青口鎮，距家止百里，可往來照料刻書之

事。

清江浦原刊《義證》篆書，本由田普實書寫，清江本既廢，田亦辭退，許瀚乃

自書之，一部由弟子丁艮善（?-1885後）書寫 70
。

咸豐二年 (1852)五月，《義證》五十卷刊成。半頁十行，義證雙行細注，書口

題「連筠簃叢書靈石楊氏刻」，各卷首葉題「曲阜桂馥學」，封面署「道光卅年二

月起工」、「咸豐二年五月訖工」、「日照後學許瀚校字」等。

（二）汪喜孫、許瀚對刪汰桂馥《說文解字義證》的說詞

桂馥《義證》的特色如何？王筠於道光十七年刊《說文釋例‧序》云：「今天

下之治《說文》者多矣，莫不窮思畢精以求，為不可加矣。就吾所見論之，桂氏未

谷《說文義證》，段氏茂堂《說文解字注》，其最盛也。桂氏書徵引雖富，脈絡貫

通，前說未盡，則以後說補苴之；前說有誤，則以後說辨正之。凡所稱引，皆有次

弟，取足達許說而止，故專臚古籍，不下己意也。」
71
序文指出從桂氏繁富徵引文

獻，力圖提供讀者掌握各個說解出現的前後關係，因而後世可藉此展現出脈絡清晰

的文字變化線索與規律；但他個人則從不妄斷。

前云道光二十二年汪、許合作刻桂書，已為刪汰原則而生芥蒂。《滂喜齋叢

書‧許印林遺著》，有許瀚撰〈桂著《說文》某先生校語條辨〉，文末有三條「附

識」。

其一云：「瀚案，某先生之學，瀚夙所欽佩，此校則謬誤層出。蓋其意別有

在，遂悍然罔顧也。瀚實不敢曲徇，以獲罪名于桂君。爰擇其巨謬，條辨如右。癸

卯 (1843)五月十七日三鼓草。」

70 
丁艮善，字少山，山東日照人，布衣，許瀚弟子，精於《說文》及金石文字之學。學政汪鳴鑾以

其學行俱優，保薦為翰林院待詔銜。著有《呂氏春秋校錄》、校勘仿宋《說文解字》、仿宋《翰

苑集》、仿宋《陶詩注》、仿宋《唐石經凡例》。光緒十一年 (1885)嘗校刻《陶靖節先生詩》（四

卷），復縮刻《唐開成石經》，校刊極精。吳式芬著《攗古錄金文》，編集未竟而歿，許瀚繼編

校而未刊刻。式芬子重熹官開封時，延艮善董理，遂成完書。尤其銘文橅刻之精善，於木刻本中

推為第一。許瀚身後，遺書碑帖多為其輦去，後散佚者多。事蹟具《山東通志》，卷 173，〈人物

志‧許瀚傳附〉及王紹曾先生撰《山東藏書家史略》。
71 
王筠：《說文釋例‧序》，收入《清詒堂文集》，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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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云：「右廿條，本無須辨，恐有誤信其說者，則于桂書大有害，不得已而

辯之。懼得罪於先達也，姑隱其名，庶幾後有悔焉。癸卯五月十七日四鼓，許瀚

草。」

其三云：「覆視諸條，往往以桂氏引書之文，誤認作桂氏語。此其病由讀他書

不熟，於桂氏書又不細心尋繹段落，率爾雌黃，故動成笑柄。雖難免有意吹求，仍

可說無心錯誤。至關尹嘄字祫字數條，捕風捉影，將無作有，違心詆諆，不顧是

非，實無以測其命意之所在。七月二十五日，瀚又識。」
72

三條識語，寫於道光二十三年 (1843)五至七月，行文綿密，含蓄中露出不滿

與譏諷。雖以「某先生」稱呼，不用對號入座亦知指汪喜孫。歸納識語，一對汪喜

孫校訂桂書謬誤百出不滿，二是擔憂楊以增會受汪氏影響，三則質疑喜孫治學既不

嚴謹又不顧是非。如此，縱然《義證》刻印行世，則絕不能與段氏《說文解字注》

並駕。

道光二十四年 (1844)正月許瀚離開濟寧漁山書院，赴沂州琅琊書院任教。二

月二十四日汪喜孫〈致陳奐書〉云：

上年刊刻桂注《說文》之役，桂于小學未深，以漢、魏後分書偏旁引證，

又采及趙宦光之說，且傍列《道藏》「元始一大」諸說，無當大義。弟與楊

廉訪、李觀察（璋煜）、許太守（槤），並欲少加刪節，漁山山長許孝廉

（瀚）不以為然。73

汪氏書札指出「桂于小學未深」，主張刪節「無當大義」部分，且已獲得楊以增、

李璋煜及許槤之同意
74
；惟許瀚不以為然。又云：

所校「關尹子」作「關子」，作「登子」，弟以為當補。又引「峻極于

天」，不引《毛詩》而引《禮記》，以為鄭注此處訓「大」，釋「大」字之

義，毛箋無「大」義。不知「峻極于天」即是「大」義。如此之類，二十年

之交，竟成聚訟，遂譖於刻書之人，其局竟散。不意又譖於刻書之人，言弟

帳內預支、留支，是子虛烏有。向來買板購紙，必得豫支，工料薪水，必得

72 
本編先刊於光緒二年 (1876)，收入潘祖蔭《滂喜齋叢書》。後收入《攀古小廬雜著》及《攀古小

廬全集》，頁 278-279。
73 
見復旦大學圖書館藏王欣夫收藏陳奐輯《流翰仰瞻》（稿本）。

74 
汪喜孫此時有意薦請許槤負責刊刻桂馥《義證》。參柳向春：《陳奐交游研究‧汪喜孫與陳奐交

游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5年）。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二十二卷 • 第三期 學林誌傳

•   222   •

豫支留備，日日支用，何以能給。且有山長與其徒通融者，亦指為弟之虧

挪，以此不終其局。而校書諸公薪水在山長處，均不曾發，家梅村、管小

異，均受其累。75

信中指責許瀚稽核帳目，扣發薪資，還到處說他壞話。《顧黃書寮雜錄》收錄汪喜

孫〈致許印林書〉兩札，其中云：「濟上風俗澆漓，知吾二人相好，必有無數浮言

離間參（筆者註：疑「參」為衍字）。即如同局之人，同館之士，在弟前讒言多

矣，何嘗信過。」「濟人謂弟好動，聽之可也。」
76
凡此，知喜孫撰此札時兩人芥蒂

已深，且周遭還有添加言語之輩。

汪、許兩人因校刻桂書態度，演成意氣之爭，江標云：「汪與許爭刪改事，汪

半途去，許一人任校刻事。《滂喜齋叢書》刻印林《說文校語》，即攻駁孟慈也。

余有孟慈手劄與陳碩甫及李方赤，頗詆印林。實則皆有所見。」
77
江標認為潘祖蔭將

許瀚《說文校語》收入《滂喜齋叢書》，基本上是支持許瀚校訂桂氏《義證》的主

張。而他收藏了汪喜孫寄給陳奐與李璋煜的信札，亦知汪氏對許瀚作為亦有諸多指

責。江標評析，認為雙方各執其理，無可厚非；其對「段、桂」於《說文》學之優

劣得失，並無論及。

（三）汪喜孫與揚州人士杯葛刻印《說文解字義證》

汪喜孫與揚州學者杯葛刻印桂馥《義證》一書，第一次是道光二十四年協助楊

以增刊刻《義證》。

前引許瀚〈致王筠書〉，知汪喜孫曾致書汪梅村、管小異，謂：「汝等本由我

荐來，何以不依附我，而依附許印林？」諸語；並奮筆批評桂書，以寄楊以增等

事
78
，可知汪喜孫強勢主導刻印桂馥《義證》，最後在楊以增離開濟寧而告罷。

《攀古小廬全集》有許瀚〈跋清江浦刻《說文義證》殘本〉一則：

予初議廟諱御名，遵武英殿修書例，敬謹缺筆。而諸公皆以為不恭，必欲避

寫他字，外加方匡以別之。予亦不敢不從命。今校此卷，漏加匡者十有四

處，其加匡者九處而已，又多由刻成補加，久且脫去。然則何必謬效忠謹

75 
同前註。

76 
此書載王獻唐：《顧黃書寮雜錄》，頁 28。

77 
見徐康《前塵夢影錄》卷下著錄《說文義證》五十卷，江標「案語」。

78 
參註 51。



晚清山左許瀚與江南汪喜孫之交惡始末―兼述照邑學者與揚州學者之互動學林誌傳

•   223   •

耶。至范寗寗字，既誤書寗，又加匡，吾不知其何意矣。戊申五月許瀚力疾

校，初八日畢。79

跋語作於道光二十八年 (1848)，證知清江浦刻桂書，許瀚之建議全然不受尊重。

第二次是道光二十九年 (1849)，此次刻資由楊墨林提供。許瀚因父病，將刻印

事由清江浦移至贛榆之青口鎮。

許瀚與王筠書云：「蓋初啟工在清江，弟方為潘芸閣先生辦《史籍考》，不能

兼顧，亦不可兼顧。特請揚州薛、田二公，專司其事。每位束脩月十金，伙食四

金，道光二十七年 (1847)四月起。五月弟大病，八月旋里。越歲三月，弟病稍愈，

力疾赴清江察看，則校將及半，刻近三卷（卷一刻，卷三卷十二刻未了）。⋯⋯核

其所校，則白黑顛倒，任意刪改，任意呵斥，直以桂君為小學生，而己為老先生。

因思就此刻成，桂書毀矣，翻不如無刻為愈也。不得已辭謝二公，暫且停辦。盤帳

已去六百餘金矣。時芸閣為告病，收還《史籍考》不辦。弟就彭雪楣同年館，帶病

校書，每日無多。至二十九年春，校勘粗就，病體亦漸健，乃重謀開工。」
80

二十九年春清江浦第二次開工，於招聘刻工一事遭遇揚州學者阻撓。「而揚州

刻工為前校書者把持，南京刻工又為揚州刻工阻隔，掯不肯來。五月乃親赴南京聘

刻工，值大水，刻工皆逃散。宛轉托人，到桃紅山覓五十人。約六月到浦，七月開

工，預支六十金，作眾工安家及路費，急回浦預備房舍器具」。才到浦，接家書，

父親大病，乃即刻命專人送信南京，辭眾工暫勿至清江浦。延至九月，南京來信：

「眾工不能久待，已半散去，不速開工，盡散矣。又與約先來十餘人，到舍下辦

理。至十一月得信云：江南山東價例不同。若來山東，須另議。」
81

信札所述，知許瀚刊印桂書，親力親為之辛勞。若非人為因素，楊墨林前後提

供的千九百金經費，充足且有餘剩。但最後是「負累千餘金」，此對境況素來窘困

之許瀚言，能無憾恨！

（四）許瀚評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前言許瀚謂汪喜孫不願桂馥《義證》刊行，「蓋其意別有在，遂悍然罔顧

79 
見許瀚著，袁行雲編校：《攀古小廬全集》，頁 282。

80 
〈許印林：與王菉友書〉，王獻唐：《顧黃書寮雜錄》，頁 67。

81 
兩段皆咸豐三年，同前註，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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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據王筠說，汪喜孫幾近顢頇刪汰《義證》，乃恐桂馥《義證》刊行，因奪

段玉裁之席，故多方阻撓之。王筠與段玉裁、桂馥及朱駿聲並稱清代「說文四大

家」，撰有《說文釋例》及《說文句讀》，多採許瀚說
82
。

王筠對汪喜孫阻撓刻印《義證》的說詞，見柳詒徵〈說文句讀稿本校記〉，

云：

第三冊： 齋集桂書，邇頗有大力者謀為刊行。工既勼矣，以有所撓而罷。

原稿作「為宵人所撓而罷」。菉友批其上云：「宵人指汪孟慈。孟慈意恐未

谷奪茂堂之席也。不知未谷去茂堂遠甚，惟嚴銕橋足以奪其席，次之則我

耳。」
83

柳詒徵〈校記〉記載王筠在其《說文句讀》原稿上之批語，認為桂馥之學養實高於

段玉裁，而清人治《說文》能與桂氏相頡頏，僅嚴可均與王筠自己。王氏立論頗是

自負，惟對桂馥衷心服之。

許瀚評段學，見咸豐四 (1854)、五年 (1855)間給其門生丁楙五的書札 84
，云：

「段氏多武斷，而其學甚深，力甚猛，未易攻駁。鈕氏糾段，亦多屬皮毛，未關痛

癢，蓋其學力，遠不逮段也。」
85
「鈕氏糾段」，指鈕樹玉撰《說文注訂》。

四、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刻成後之發展

《義證》刻印幾經波折，咸豐二年 (1852)書雖刻成，僅刷印數十部，許瀚請人

82 
王筠，字貫山，號菉友，山東安邱人。道光元年 (1821)舉人，出宰山西鄉寧縣，民樸事簡，訟至

立判，暇則抱一編不去手。少喜篆籀；及長，博及經史。未仕前遊京師，與黟縣俞正燮、漢陽葉

志銑、道州何紹基、晉江陳慶鏞、日照許瀚商榷今古，於《說文》特長。著《說文釋例》（二十

卷）、《釋例補正》（二十卷）、《說文句讀》（二十九卷）、《附錄》（一卷）、《文字蒙求》（四卷）

及《清詒堂文集》等三十餘種。事蹟具鄭時《王菉友年譜》（按：鄭時《王菉友年譜》，見《清

詒堂文集‧附錄》） 。
83 
柳詒徵〈校記〉載《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年刊（民國十七年，1928）》，此編收入《近代圖書館

館刊薈萃三編》（北京：北京圖書館，2007年），第 2冊，頁 343-357。《山東省立圖書館季刊‧

奎虛書藏落成紀念專集》（1926年 12月）收鄭時撰〈王菉友先生著述考〉，亦有引柳氏全文。
84 
丁楙五，字伯才，號槑山，山東日照人。弱冠補博士弟子員，以厭俗學，旋棄舉業，好古吉金文

字。咸豐初，從許瀚受小學，年三十二卒。著有《說文解字韻隸》（十二卷），許瀚為之審定。
85 
許瀚：〈與丁伯才書〉，見王獻唐：《顧黃書寮雜錄》，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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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至杭州銷售，買紙多印，並擬將書版還歸楊墨林，希望海內藏書家多有桂氏《義

證》
86
。可惜事與願違，桂書仍是波折連連。

（一）許瀚手校《說文解字義證》

許瀚對《義證》初刻並不滿意。咸豐三年 (1853)〈與王筠書〉云：「弟校桂書，

凡所徵引，必檢原書，而原書或不盡同，則所據本異，抑或據他書轉引。然因此而

發其訛謬者眾，有脫落數十字者，有云查某書者，有約略恍惚語，留待核正而未及

者，有初稿已具，而醉墨淋漓，塗改不成文理者，有不錯而桂君親筆改訂反大謬

者。蓋書太浩博，成非一時，難免舛誤。至於篆文且脫數十，有脫而不知者，有因

誤脫而遂誤說者，不知何以至此。先經江南諸名士校訂，醜謬百出，不可言狀。弟

校桂書，復校校桂書者之謬，既勞且憤，殊難為情。幸校不及半，未全遭屠戮耳。

今勉強告竣，其不安於中者尚多，不知何日能得廓清也。」
87
六月，又手校《義證》

刻樣，命工再事刓改
88
。嗣後又校《義證》為定本

89
。

（二）許瀚負債累累，朋友贈金相助

許瀚致王筠書云：「弟刻桂書，負累千有餘金（自注：至堂先生河平六百，默

深二百，呂鶴田一百，朱子良一百，馮春墅一百，周子堅五十）。然弟前後領楊墨

林千九百金（自注：石州手京平千五百，子貞手市平四百），若按字數工程實在計

算，祇此千九百金且有餘剩。而弟所稱貸，雖歸實用，竟無從報銷，是真無可如何

之事也。」
90

許瀚行事端謹，帳目清楚，如《山東文獻集成》收錄《說文義證校理志事一卷

86 
此說採自《許瀚年譜》，頁 287。錄孔憲庚《經之文鈔》語。

87 
見王獻唐：《顧黃書寮雜錄》，頁 67-68。

88 
趙孝陸藏許瀚《說文義證刻樣》，引自張景栻：〈說文解字義證校刊事輯〉，〔清〕桂馥：《說文解

字義證》（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影印連筠簃楊氏刻本）。
89 
王獻唐《雙行精舍書跋輯存》著錄《說文義證定本》（一卷），許瀚撰，民國丁德辰抄本。是書

今藏山東省博物館，收入《山東文獻集成》（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 1輯，第 44

冊，頁 539-617。首葉錄許瀚自記，云：「《說文》刻畢，重檢出錯誤，記改或不能改，亦當錄在

刻本，俟重刻再改。」封面王獻唐〈題記〉，云：「《義證》刻成，印林先生又手校一過。原書藏

丁德辰表兄處，承德辰手錄校語寄贈。時二十年 (1931)五月十一日。王獻唐記。」（頁 43）
90 
見王獻唐：《顧黃書寮雜錄》，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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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刻始末》一冊
91
，為道光二十二、三年間，許瀚於濟寧手記刊刻《義證》所用錢

物之收支帳目。〈識語〉三條，其一云：「楊至堂觀察寫刻桂未谷大令《說文義證》

屬瀚校理，所有書籍版片寫刻支發，凡經手誌事，總鑒此冊。」其二云：「壬寅臘

汪孟慈先生由河南帶到《說文義證》十冊（由第一冊至第十冊）餘存曲阜孔蒨華先

生處。」其三云：「癸卯二月十九日孟慈先生將前書十冊交存書院，覓寫手十人分

抄。」

許瀚於每名寫手工作記錄詳實，如：

李    允文 （下注：李計富先生薦）      

二月二十七日領去《義證》第十冊

　　領印格紙十張  又領印格紙十張

　　二十八日領印格紙二十張

三月初三日領紙十五張

　　初九日領紙十五張

　　 十三日寫畢。共計字三萬六千四百四十二，合于三千六百四十四文。

（下注十七日清付）

此本誌事冊無論記載人事背景，抄寫內容、工資，鉅細靡遺，證知許瀚實事求是，

刻書經費撙節支用，不有虛擲。

然因桂書校刻波折連連，竟負債千餘金。約自清江浦第二次開工後，許瀚生

計日入困境，素來支持桂書刊行之友朋紛紛解囊相助。如咸豐三年許瀚〈與王筠

書〉，提到前一年四月「舍親蕭丹林自都回，捎到手書，並大著一函，銀十六兩。

拜領之餘，感鏤曷極」
92
。咸豐七 (1857)、八年 (1858)間許瀚生活益加貧困，何紹基

適在濟南主講濼源書院，將許瀚窘況言之濟南友人，集資百金，又代銷《義證》

（翁中丞、金糧道）兩部，書價三十金，送交許瀚
93
。

《攀古小廬文補遺》收有〈與秀水高伯平書〉
94
，計有三通，許瀚晚年情景，可藉

91 
稿本影印，收入《山東文獻集成》，第 1輯，第 44冊，頁 618-647。

92 
此書札見王獻唐：《顧黃書寮雜錄》，頁 67。

93 
見何紹基〈致許印林書〉云：「桂說文，今春為翁中丞、金糧道銷去兩部。書價卅金，交蔭南帶

回，查收示復為慰。」載《顧黃書寮雜錄》，頁 37。
94 
高伯平 (1812-1869)，名均儒，字伯平，浙江秀水人。致力小學，治經專《三禮》，主鄭氏說，

故自號鄭齋。許、高訂交於道光二十六年 (1846)，時應南河總督潘錫恩之邀，兩人均幕遊清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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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得知；第三書云：

李雲亭大令寄到一項，云浦友所寄，發而視之，乃汪致軒所寄，封識分明，

而無書信，恍惚中似有十五六兩之數，歲底費用繁多，隨手用去，不知致軒

何官？在浦何事？如此費心，而無隻字，是何故也。相見希道謝，并明示所

以厚餽而無書信之故，幸甚！幸甚！ 95

李雲亭事蹟不詳，汪致軒即汪堯辰（生卒不詳），四川成都人。道光十六年在京師

嘗與許瀚、何紹基、王筠、姚燮等於江亭聚會賦詩，同治年間任徐州太守；清江浦

老友贈金，對病廢家居之許瀚自是感激莫名。

咸豐五年浙江學政吳式芬邀許瀚赴杭州隨署校文，許瀚生活拮据至極，乃先過

沂州，向丁守存 (1812-1883)借付川資，方得至杭州 96
。

（三）《說文解字義證》雕版下落

孔憲庚云：「桂氏《說文義證》亦墨林囑印林許氏瀚于其家校刊，工竣久矣，

并印數十部攜至杭州銷售，買紙多印，乃歸其板于墨林，庶幾海內藏書家多有其

本，此印林之志，曾為余言。」
97
知許瀚擬將書板歸京師楊墨林，與《連筠簃叢書》

併行流傳。

咸豐六年 (1856)，楊墨林與其弟子言，七月間從上海賃舟北歸，十五日墨林病

故。子言護靈柩在舟，遇風，舟覆亦亡
98
。楊氏兄弟既歿，未能移板入都，板即庋藏

許瀚家。十年 (1860)正月，捻軍陷清江浦，九月陷贛榆青口鎮。十一年 (1861)十

月，捻軍過日照河塢村，《義證》板片及許瀚家中藏書皆毀。

增訂《史籍考》。咸豐間為楊以增、吳棠、丁丙校刻書籍。晚年主杭州東城講舍，著《續東軒

遺集》（三卷）。吳昆田〈續東軒集序〉云：「好古文，主于簡質，與攻《說文》之日照許瀚最相

契。」楊以增海源閣刻書諸事，多由高氏主持。咸豐七年 (1857)，高均儒據所存許瀚手稿，在清

江浦匯刻一冊，名《攀古小廬文》，延丁晏撰序。此為許瀚述作最先刊行者。
95 
見《攀古小廬文補遺‧又與伯平書》，光緒元年楊鐸函青閣刊本。

96 
參《許瀚年譜》，頁 247。丁守存，字心齋，山東日照人，道光十五年進士，曾任琅邪書院山

長，官至湖北督糧道兼按察使。著有《曠視山房文集》、《新火器說》、《造化究原》等。事蹟具

《日照丁氏家乘》，收入《山東文獻集成》，第 3輯。 
97 
語載孔憲庚《經之文鈔》，此語轉引自《許瀚年譜》，頁 287。

98 
參何紹基：〈靈石楊氏兄弟墓誌銘〉，《東洲草堂文鈔》（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1年影印手定

底稿本），頁 91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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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瀚〈致秀水高均儒書〉云：「向欲改刻數頁，乃未及改刻而板已毀，而書已

傳，後之讀書倘執是以糾桂失，是誰之罪歟？弟每清夜自省，桂書成之極難，毀之

極易，固有定數，抑或弟校勘處甚違桂意。桂君有靈，不欲以惡校流傳，故速之毀

也。」
99
人亡板毀，夫復何言，許瀚只得遣懷而自嘲矣！

（四）重刊《說文解字義證》

同治九年 (1870)湖北崇文書局以許瀚校刻此書印行未廣，世少傳本，乃從事

翻刻。許瀚弟子丁艮善參預刻書事。

張之洞〈桂氏《說文義證》序〉，嘗就兩書評騭其得失，略云：

竊謂段氏之書，聲義兼明，而尤邃于聲。桂氏之書，聲亦并及，而尤博于

義。段氏鉤索比傅，自以為能冥合許君之旨，勇于自信，欲以自成一家之

言，故破字創義為多。桂氏敷佐許說，發揮旁通，令學者引申貫注，自得其

義之所歸。故段書約而猝難通辟；桂書繁而尋省易了。夫語其得于心，則段

勝矣。語其便于人，則段或未之先也。其專臚古籍，不下己意，則以意在博

證求通，展轉孳乳，觸長無方，非若談理辨物，可以折衷一義，亦如王氏

《廣雅疏證》，阮元《經籍纂詁》之類，非可以己意為獨斷者也。100

張氏此論，多本王筠說
101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復從而引申之，云：

桂書與段書不同之處，段氏勇於自信，往往破字創義，然其精處卓然自成一

家言。桂書恪守許舊，無敢出入，惟博引他書作旁證，又皆案而不斷。桂之

識力不及段自無待言，但每字羅列群說（下夾行小字：頗似《經籍纂詁》），觸類

旁通，令學者紬索而自得（下夾行小字：不為著者意見所束縛），所以我常覺得桂

書比段書更為適用。102

丁艮善曰：「吾師曾謂此書雖刻，猶有遺憾，但難更張耳。」
103
艮善之語頗有無奈，

蓋清江浦原刊《義證》篆書，本由田普實書寫，清江本既廢，田亦辭退，許瀚乃自

99 
見《攀古小廬文補遺‧又與伯平書（一）》，光緒元年楊鐸函青閣刊本。

100 
見《張之洞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 12冊，頁 10054。

101 
王筠說見《說文釋例‧序》，載《清詒堂文集》，頁 58。

102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華正書局，1974年），頁 233。 

103 
丁艮善：〈說文解字義證‧坿錄‧坿說〉，見《說文解字義證》（清同治年間湖北崇文書局本），

收入《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 25冊，頁 220。 



晚清山左許瀚與江南汪喜孫之交惡始末―兼述照邑學者與揚州學者之互動學林誌傳

•   229   •

書之，一部分由弟子丁艮善書寫。艮善最能知曉其師意，無奈迫於情勢，僅書首目

錄後〈坿說〉云：

所知者，如開卷「說文解字第一」後應補「十四部六百七十二文重八十一凡

萬六百三十九字」一段。第二至第十四皆應據大徐本補正，此乃許書原文，

世所傳大小徐諸本字數雖有增損，然提綱揭領無或脫者，脫之自段氏始，

此必不可踵襲者也。又四十九卷敘後有「右一卷，許君自敘其書也」，古者

敘在書後，十六字本在卷首。「說文解字第十五」一行後低一格分注「右一

卷」、「作此一卷」，此刻成候補刻桂君名，行款不合，移改者也。此數事皆

在卷首，更張實難。

因此崇文書局本桂書，與楊氏刻本內容相同，未能依許瀚《說文義證定本》修訂。

目前臺灣有商務印書館發行之影《義證》手稿本及廣文書局影湖北崇文書局開

雕本。一九八七年濟南齊魯書社及上海出版印刷公司，不約而同皆縮印咸豐二年楊

氏連筠簃原刻本；而以齊魯書社印行者為佳。此本於全書加以校點，篆體正文用楷

體注明，并附有檢字表，便於查閱。書末附《說文義證定本》（一卷），俾便參閱。

結　語

汪、許二人在道、咸學界頗負盛名，通力合作校刻桂馥《義證》，本為藝林佳

話；竟因門戶之私而交惡，從揚州、南京、贛渝、濟寧、濟南到北京，沸沸揚揚，

書成後欲一睹桂書內容者必多。《顧黃書寮雜錄》有陳碩甫〈致許印林書〉一通
104
。

陳奐 (1786-1863)於咸豐二年致書許瀚：

印林先生閣下：未親道範，常切仰思。邇惟侍奉萬福，著作新富，為頌為

禱。未谷先生《說文》四通八達，復得椽筆清理之，是不朽盛業，春夏間工

竣頒布否也。105

104 
見王獻唐：《顧黃書寮雜錄》，頁 24。

105 
此信省略部分，係陳奐序其行蹤：「奐為陸之翁，校刻郝《雅》、《金禮》。」據〈陳碩甫年

譜〉，道光二十九年 (1849)兩江總督陸建瀛聘先生往金陵，校勘郝懿行《爾雅義疏》；道光三十

年 (1850)春，於陸建瀛節署，校刊金鶚《求古錄禮說》。〈陳碩甫年譜〉，見林慶彰、楊晉龍主

編：《陳奐研究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年），頁 113-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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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札係陳奐欲睹桂書。陳奐與許瀚相識約於道光九年
106
，係揚州學者代表人物之

一，治學堅守段玉裁之說，為王筠所不滿。許瀚雖為高郵王氏嫡派，而傾向王筠，

故陳奐在京與汪喜孫友善，與許、王並無深交
107
。

近人張舜徽先生撰《清代揚州學記》，以揚州學者治學閎通譽許之。先生早年

撰《清人文集別錄》，書首〈自序〉：「斯編所錄，要以儒林、文苑中人物為多。⋯⋯

其有家學、師承或友朋講習之益者，務令比敘。以見授受濡漸之跡。」先生撰作各

文集「敘錄」，包括：考作者行事，記書中要旨，究其論證之得失，核其學識之淺

深等，因此雖以各家文集論述，其實已是對某一學者的學術成就，做較全面的關

照。論桂馥《晚學集》，云：「馥之為學，于乾嘉諸儒中最為篤實不欺。」又云：

觀馥研精許學，所以大過人者有二。一曰，讀群經至熟也。馥嘗言三十歲

後，遇周永年、戴震諸人，勸之專精經傳。取注疏讀之，乃知萬事皆本於

經。又謂：學者必盡其才於經，而後才不虛生。此皆自道其平生得力處。

故其疏釋《說文》，融會群經，力窮根柢，援引浩博，而條理秩然，為諸家

所不能及。二曰，用《玉篇》、《廣韵》校許書至仔細也。清儒取《篇》、

《韵》考正《說文》者，實自馥始。108

此為先生肯定桂馥校《說文》方法得當，態度認真。並謂後之鈕樹玉撰《說文解字

校錄》、《說文新附考、續考》，專引《玉篇》、《廣韻》，以校許書，亦受桂馥之啟

迪。

〈敘錄〉並謂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嘗譏：「馥識見庳狹，又多措大氣。」

其後「李氏得見《說文義證》，始服其書以引據浩博見長」，頗為桂馥抱不平；復

云：「夫引據浩博，又豈窮措大所能為耶？」繼云：「況《說文義證》，訂誤析疑，

必求有據，立說審密，不施臆斷，遠非段氏所能及。其書可垂不朽，亦不止於以引

據浩博見長也。且其書成于段注之前，擁彗清道，厥功不細。清儒致力許學者，

不下數十百家。論其功力之深，尊信之篤，吾必推馥為首最。段玉裁、王筠皆非洨

長功臣，亦不得自居諍友。吾嘗反復誦習諸家撰述，始有以窺其淺深高下。諸書俱

106 
許瀚抄校本《陳石甫師述‧跋》：「道光己丑（九年）三月八日，汪孟慈農部以陳碩甫文學所為

《段先生所著書總述》見示，受而讀之。于段氏之學能撮其要，觀其會通，洵段學嫡傳哉。錄副

藏諸笥。瀚識。」此本今藏北京國家圖書館。
107 
參袁行雲：《許瀚年譜》，頁 33。

108 
見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臺北：明文書局，1982年），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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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必以口舌爭也。」
109
舜徽先生撰有《說文解字約注》，於《說文》一書用力甚

深。細索此段文字，先生對有清以來研究《說文解字》的三大家已自訂優劣：「吾

必推馥為首最。」觀此評語，頗為桂馥與許瀚得一知音而欣慰。

許瀚晚年教導鄉里後學，以丁懋五、丁艮善、丁以此 (1846-1921)三人最著，

其他受其指點或私淑者所在多有
110
，惟其著述多未印行，因此江南學界鮮有知者。

辛亥革命前後日照丁惟汾（字鼎丞，1874-1954）先生出，鼎丞先生治學承其父

以此
111
，其後在日本留學，參加同盟會，與餘杭章太炎、儀徵劉師培、鄿春黃侃諸

先生往來密切，則「照邑樸學」復與揚州學風相互切磋，成就斐然。近人王獻唐

(1896-1960)、屈萬里、孔德成三位先生皆受教於丁惟汾先生，互為師友，各有專

精，溯其治學，與「山左許瀚之學」有相傳承也
112
。

109 
《別錄》於段玉裁《經韻樓集》評述，有「至於毒詈醜詆，有如悍婦之鬥口舌。以七十餘歲老

翁，不惜與後生較短長，角勝負，至於如此，亦未免盛氣凌人矣」。此因《經韻樓集》中有與顧

千里討論學制諸書，舜徽先生乃有此論。
110 
日照王獻唐尊翁王延霖，曾向許瀚問學，酷愛金石，著有《泉幣圖釋》、《讀說文日記》。

111 
丁以此，字竹筠，山東日照人。年十八從許瀚游，得聞古學。以畢生精力，專研古詩音韻，著

《毛詩正韻》（四卷）。事蹟具《碑傳集補》，卷 41及章炳麟撰〈丁君墓表〉。 
112 
「山左許瀚之學」一詞，係由魯一同提出。魯一同撰〈許肅齋先生八十壽敘〉：「數十年來海內談

者協然，知有山左許瀚之學。」（載《通父類稿‧續編上》〔清咸豐間刊本〕，頁 25）。魯一同，

字蘭岑，號通甫，江蘇清河人。道光十五年 (1835)舉人。有《通甫類稿》（四卷）、《續稿》（二

卷）、《詩存》（四卷）。事蹟具《清儒學案》，卷 147及《續碑傳集》，卷 79。 




